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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记工分，农村上年纪
的人都记忆犹新，年青一代多
不知是怎么回事，这段往事己
过去 40多年，成为我国农村的
一个时代缩影，在历史长河上
烙下深深的印记，曾给多少人
留下岁月的心酸。

1958 年 7 月，农村成立人
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生产
建制。公社是基层政权单位，
上受县领导，下领导大队，大队
领导生产队。生产队为基本独
立核算单位，接自然村划分，一
般几十人到百多人不等，村民
普称为“社员”，实行集体化，统
一生产、统一分配，为充分体现

“按劳计酬”的分配原则，便诞
生“记工分”的制度。社员出勤
干一天活，晚上记分员便详细
记在工分本上，作为月结和年
终分红的依据。谁家的工分
多，意味着分配粮食、杂粮、金
钱就多；谁家的工分少，分配自
然就少，有的人辛辛苦苦干一
年，年终不仅分不到钱，还成为
队里的倒欠户，也就俗说的“超
支”。

那个时代，我在校读书，放
学或放假回来也参加生产队劳
动，读初中时一天是 4分，读高
中时是 6分。高中毕业回乡不
久，被抽调大队、公社做工，每
月记 300 分回生产队参加分
配。我家当时人口多，劳力少，

自然挣工分就少，年年都“超
支”。工分在社员们心目中很
有分量，不仅体现了他们的劳
动价值，更是他们生活的依靠
和希望。邻队有位社员闹了个
笑话，年夜写了副“今年超支，
明年盈余”的对联贴上，这副对
联本很现实，也有点辣味，还道
出主人的追求，没什么过不
去。但到了大年初一读起才知
变味了，只好把它撕掉。

每个人的工分底有所不
同，每年进行公评一次。根据
体力强弱与劳动能力大小确定
底分，男劳力一天是 10 分，女
劳力是 8分。对一些体力较差
的弱者、幼者适当降低几分。
我生产队一天开三节工，按一
天分三节平均计分。到了年中
或年底，会计要把各户半年或
一年所取得的工分进行合计，
用这些工分参加分配。那年月
分粮食，先按人头分给口粮，约
占七成，接下按工分分配，约占
三成，工分的差别体现多劳多
得，不劳不得，少劳少得。体现
了人人有饭吃，这是社会主义
分配原则的一种表现形式，也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农村实
行公有制的具体体现。

有时生产队搞包工，比如
挑沙，每担 1分，挑得多一天挣
到 20分，比一般劳动一天高出
一倍。有时将一定的生产任

务，按照劳动强度或时间预算
出一定数目的工分，包给社员
完成。比如三亩的稻子，包干
给几位妇女去割，所得工分由
她们平分。挖木薯时挑回来过
称，按重量给工分，这样可以防
止出勤不出力或拈轻怕重现
象，激发能人和青壮年社员的
积极性。除了出勤得到工分，
还有就是积肥给队里也记回工
分，如人粪尿、草木灰交队里，
经过称给回一定工分。还有一
些做手艺的，如木匠、篾匠等，
允许外出挣钱，但得向生产队
交钱买工分。那个时期还没有
探索出一种先进的管理制度，
基本上就是粗放型的大锅饭式
管理，激发不了能人和青壮年
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发展缓
慢，农村生活水平低下，过着
缺吃少穿的日子。

评工记分作为一种管理体
制，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
的生产关系。虽有其历史局限
性，但也为后来的建设和发展
提供了借鉴。到八十年代初，
落实生产责任制，各生产队就
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耕作，到
1983 年 10 月 结 束 人 民 公 体
制，使农村改革的篇章揭开了
新的一页。从此，历时二十多
年的记工分就消失在历史的长
河中，成为一个时代农村社会
经济生活的记忆。

农村记工分的往事
罗本森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
部队工作了十多年后的我，被
部队选送到中山大学进修。与
我一同踏上这段求知之旅的，
还有另外两名军人，一名海军
干部来自东海舰队，一名陆军
干部来自军队的科研单位，我
则以空军干部的身份加入其
中。此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一百多位科研骨干。大家怀
着对知识的渴求，相聚在中山
大学。

进修的日子充满了快乐，
课程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个
人爱好选择。我主修的是空
气动力学和天气学，这两门学
科深奥的数学公式和外文字
符，起初让我颇感吃力。那些
复杂的推导过程，常常让我在
深夜辗转难眠，脑海中全是各
种公式和符号在盘旋。但我
并未因此退缩，反而激发了内
心强烈的求知欲望。为了更
好地理解这些知识，我会在图
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查阅大
量的资料，遇到不懂的地方就
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每攻克
一道难题，我心中都会涌起满
满的成就感。

为了调节学习节奏，我还
兼修了中文和英文。在阅读中
文经典文学作品时，我仿佛置

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篇篇
佳作就像强大的磁石，紧紧吸
引着我这颗小小的铁屑。我沉
浸在李白的豪放洒脱、杜甫的
沉郁顿挫、苏轼的豁达乐观之
中，感受着文字的魅力。这些
文学作品不仅让我在紧张的专
业学习中得到了放松，更丰富
了我的精神世界。

学习英文的过程同样充满
乐趣。我的英文启蒙是在中山
大学才开始的，此前，我一直学
的是俄文。教我英文的李教
授，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
中美高级代表团谈判签订停战
协议的首席翻译，精通中、英
文。他的课深入浅出，生动有
趣，总能让我在轻松的氛围中
掌握知识。在他的指导下，我
从零开始，不断地背单词、读课
文。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终于
能够看懂本专业的英文原文，
并且在高级职称考试中取得了
理想的成绩。

当丁一汇院士、陈世训教
授等著名专家授课时，一百多

人的阶梯大教室里座无虚席。
此时，一身橄榄绿、一身海军
白、一身蓝天服，在人群中格外
显眼，就像万绿丛中绽放的花
朵，为教室增添了一抹亮丽的
色彩。大家都全神贯注地聆听
专家的讲解，眼神中充满了对
知识的渴求。

我们就餐就在中山大学的
学生食堂，那里的饭菜物美价
廉，每份荤菜、素菜都是 1 元。
我中餐喜欢点一份小马鲛鱼，
晚餐则来一份鸡蛋羹。虽然工
资不高，每个月都成为“月光
族”，但能吃到可口的饭菜，为
学习补充能量，我心里也觉得
很满足。

平时，我们三位兵哥走在
校园里，总能感受到师生们对
军人的尊重。认识我们的人会
主动打招呼，有的还会热情地
把我们让到前面。这种“民拥
军，军爱民，军民鱼水情”的氛
围，让我们倍感温暖。还有不
少人向我们咨询如何才能被选
送到部队院校学习，我们也会

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历和
体会，供他们参考。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们
也会适当地放松自己。有时，
我会邀请两位兵哥或要好的朋
友，从中山大学的后门坐船一
起向北穿越珠江。登上对岸，
南方大厦就巍然矗立在眼前。
买完所需的物品后，我们沿着
原路返回学校，一路上欣赏着
珠江秀丽的风光，江风拂面，心
旷神怡，所有的疲惫都随之消
散。

有时，我还会步行到石榴
岗去看望老同学。我和他曾一
起在黄冈高中和军校求学，如
今在异地重逢，格外亲切。每
次相聚，我俩都会畅聊许久，回
忆过去同窗的美好时光，分享
当下的生活乐趣和学习心得，
同学情谊在相互交流中愈发深
厚。

中山大学环境优美，范围
宽广，花园小径繁花似锦，图书
馆里静谧祥和。空闲时，我喜
欢在花园里漫步，感受大自然

的美好；也喜欢泡在图书馆里，
遨游在书的海洋中。那里有丰
富的藏书，无论是专业书籍还
是其它作品，都能让我沉浸其
中，享受学习的快乐。

我们这次进修都带有专门
的课题任务，与来自相关大学
的专家和各省的科研人员一起
从事专题研究。在六个月的时
间里，大家齐心协力，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难题。我们日夜奋
战，每一次成功都让我们无比
兴奋。最终，我们圆满地完成
了任务，带着满满的收获和不
舍，返回各自的部队和单位。

这段在中山大学的进修时
光，成了我人生中一段非常珍
贵的过往。在这里，我不仅学
到了知识，更收获了快乐和友
谊。我体会到了求知的乐趣和
学习的魅力，也感受到了校园
里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师生们的
热情友好。这段经历将永远激
励着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
保持求知若渴的心态，享受学
习的快乐。

快乐的进修时光
沉 酲

家里书房和杂物房的书籍、报刊堆积如
山，这是在校求学和工作几十年读书学习积累
的成果，因为占地方，不知清理过多少次了，丢
了一批又一批，每一次看着那些熟悉又不得不
忍痛割爱的书报，都会涌起许多温馨的记忆。

我自己订的第一份报纸是《文学报》，《文
学报》创刊于1981年，是我国文坛、报坛第一张
大型综合性专业文学报纸。作为从小就喜欢
看小说、酷爱文学的我，某一天，好像是在《人
民日报》还是别的什么杂志吧，看到它的创刊
广告介绍后，自然而然成为它的拥趸。即使是
参加高考复习最紧张的学习阶段，在化州二中
复习时，我还经常到阅览室、化州文化馆那里
翻阅这份报纸。1983年秋，我到那务中学补习
复读后，因为一直跟着看这份报纸，而学校图
书馆又没有，所以我便自费订了《文学报》。作
为补习班的穷学生，能在有限的伙食费中挤出
钱来订一份报纸，足见我当时对文学的发烧程
度。记得还有一个特别难忘记的细节，当时刚
好有一个从雷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分
配回到该校任教的老师，他也订了一份《文学
报》，学校分发报纸的勤杂工就以为是这位老
师订的，把刚开始邮送来的一、两期都派发给
了他。我后来到收发室查问，这个负责同志还
不太相信一个补习班的学生会自费订一份报
纸。在草这篇小文的日子，某天夜里翻手机，
刚好刷到“今日头条”里一条消息：《文学报》自
2025年 1月起，不再独立邮发纸质版，并入《文
汇报》，作每周一期的副刊推出。读到这条消
息，想着当年节衣缩食征订追阅的这份报纸，
唏嘘不已。

至于刊物，我长期订阅的是《小说月报》，
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1981年开始，在高
中毕业复习考大学那两、三年时间，一直都订
阅，正如阅看《文学报》一样，订《小说月报》也
是缘于热爱文学、被小说故事情节吸引、想提
高写作水平。《小说月报》是国内专门选刊其它
杂志优秀小说作品的杂志，抱着一本在手、便
可快速浏览国内众多杂志刊物小说之精品的
目的。

读大学那几年，自然不用订报刊，图书馆
有大量的书报、杂志，看也看不完。参加工作
后，再也没有自掏腰包去订报纸，这倒不是自
己不爱看报，或工作忙碌没有时间阅报，主要
是单位里订有大量的党报、党刊，平时上班可
在单位里阅览。工作几十年，我形成了每天阅
报的习惯，即使出差在外，回来以后，我也会及
时到办公室找来出差期间还未阅看的《人民日
报》《南方日报》《茂名日报》和系统相关的业务
报刊，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工作部
署决策以及本地的重点工作进展、动态。结婚
成家后，家里开始订杂志，自然还是我一直喜
爱的《小说月报》，也订过《中篇小说选刊》、《散
文》、《知音》等杂志，还有就是儿子在不同年龄
段阅读的一些知识类读物。每年年底，都会在
家里商量，列出清单，专门到邮局进行征订。
只是到了最近这十年，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兴
盛，儿子上了大学、到外面工作，家里就已经没
有再在邮局订报刊了。家里堆积无数的书报
杂志，我清理了好几回，一批批被作为废品卖
掉，唯有《小说月报》至今一份我都舍不得丢
弃。前些时候，我整理书房，翻出几期 1981年
的《小说月报》，纸质已发黄，看到当年阅读里
面一些篇目，为掌握好词语、好语句，自己划画
的重点标记，当年苦读的情景又浮现眼前，历
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工作的第一个部门是市委统战部。省
委统战部当时创办了一份公开发行的宣传刊
物《粤海同心》杂志，每年下半年总会召开一次
宣传发行工作会议，总结工作，对订阅先进单
位进行表彰，安排第二年的发行任务。记得有
一年，茂名市委统战部因发动一位热心企业家
出资几万元征订该刊，影响较大，取得那年的
先进单位，省委统战部还专门表扬、介绍、推广
我市做法，希望各地学习。我第一次参加《粤
海同心》杂志发行会议是 1993 年 9 月，会议地
点在韶关，先坐三茂线火车到省委统战部，再
统一乘省部的大巴车前往韶关，来回要五天，
是我平生第一次到这个粤北城市，印象很深
刻。我在市委统战部工作期间，曾有两段时间
在秘书科工作，那些年，每年都要花上很大一
部分精力去发动各单位、统一战线人员、各地
订阅这份刊物，才能完成任务。进入新世纪之
初，上级为减轻基层负担，对各系统的宣传刊
物进行撒并，《粤海同心》业务并入了《南方》杂
志，曾经的《粤海同心》杂志停刊。这份杂志是
我的良师益友，使我学到了许多统战理论、政
策和业务知识以及各地工作经验，促进自己水
平提高，伴随了我进步成长，至今，我仍保留着

《粤海同心》从创刊到停刊的每一期杂志，成为
我人生工作的一个印记。

2014 年 6 月，我到了市直机关工委工作，
在这个岗位上，每年的一个很重要工作任务就
是党报党刊的征订发行，党费的用途中，有一
项就是用于征订党报党刊。每年，市委宣传部
都会同市直机关工委、茂名日报社下发通知，
做好订阅党报党刊工作，专门召开全市性的部
署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以保证完成征订任
务。市直机关单位和各级党组织都高度重视，
认真落实，每年都能超额完成。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自己也没有放松
要求，做到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坚持阅报
写作，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每天刷刷手机新闻，
从信报箱中取出《茂名日报》《茂名晚报》来阅
看，以及翻读每月的《秋光》《中国老区建设》

《源流》等杂志，成了自己一个习惯和必做的工
序，当看到那些我们国家、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重大突破和成果的好消息时，心中更是感
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订报刊琐记
刘付德金

十·一、中秋假期，回洪湖
老家参加堂妹女儿的婚礼。趁
着亲人聚会的机会，堂兄和堂
姐们按事先约定，将家里保存的
几件老宝贝交我保管：一张大约
拍摄于1956年的祖父母与父辈
合照及底片，一封大伯于 1980
年9月4日写给三叔的家信。照
片已部分损坏，底片也发生霉
变；信件基本完整，只是右边一
小竖条残损，呈锯齿状，缺失了
几个字，疑为手工撕拆所致。

这封家信弥足珍贵，不仅因
为内容充满兄弟之爱、家族之
情，而且这是大伯的唯一手迹，
也是大伯存世的仅有遗物。写
完此信后几个月的一天夜晚，大
伯突发心肌梗塞遽然离世。粗
略一算，已经整整44年。

这勾起了我对大伯的回忆。

清晰记忆不多，却充
满温馨悲伤

小时候我还去过五场大伯
家，也许是大伯接我过去度暑
假。大伯和大伯娘荡桨，带我
到过总场场部。那时候在我们
眼里，总场也是大地方。大伯
的帆船不是用来打鱼的，而是
编组成队从事运输的。

我还记得大伯从五场回七
场新坏台老屋，四叔和四婶娘专
门煮鸡蛋给大伯吃。不知道为
什么，一想起大伯，总是浮现出
这一幕。

大伯出事后，那一次路过
七场，我们和祖母跑到屋后大
堤上，晚辈们用粗瓷碗给大伯

递上解渴的凉水，祖母半瞎的
眼里流出干枯的泪。因为盼子
心切、悲伤过度，祖母差点栽
倒，从此身体每况愈下。

据说，大伯走的很突然。
那天大伯和室友一起娱乐，大
伯拉京胡，室友唱京戏，其乐融
融。不想半夜突发心脏病，悄
然离世，第二天才被室友发现。

大伯去世后，室友有个同
姓熟人给领导说：他的老家还
有一大家子后人，请别急着火
化，先等几天再说。但是消息
传到总场，没人转告老家亲
人。三天过后领导不见来人，
决定立即火化。

这之后，老家亲人才得知
消息。老兄弟姊妹们商量，决
定让姑妈家的二表姐淑华和我
大哥前去将大伯遗物接回。

那时正好二表姐的对象在
那里的教师进修学院学习，她
刚刚前去探望过。如果当时就
得到通知，亲人们还可以见上
最后一面，但是这成了永远的
遗憾，也成为家族永远的伤痛。

大伯的骨灰坛子接回时，
鞭炮声立即响起，亲人们涌上
大堤，记得堂弟年阶抱着遗像，
走在最前面，另一堂兄弟抱着
骨灰，大家脸色沉重，有的唏嘘

不已，有的默默流泪，四婶娘放
声大哭。

生于小康之家，却未
成年陷赤贫

早先我们家也算望族，祖
辈是中医世家。前溪刘氏光
绪谱记载，33 世祖寿国公“业
儒兼治歧黄”，即私塾老师兼
中医师。过去医、药一体，中
医师既坐诊也开药铺。34 世
祖远鹏公、35 世祖道彬公（也
称道一、道益）都是独子，到上
世纪三十年代，家里还有几进
几出的带天井的大院落。两
位先祖继承了家业，算得上地
方上的乡绅，有名望有地位有
家产有事业。

但好景不长，因为国共合
作破裂，延伸到地方——革命
老区沔阳洪湖一带，民间也形
成两个对立派别，老家所在沙
湖镇铜盆垸也成立了由红军领
导的地方武装——赤卫队，一
河之隔的石山港及到彭场一带
成为国军为后盾的白（北）极会
的地盘，正规武装之间的政治
立场对立带来民间社会相互厮
杀。

1930年6月，白极会再次进
犯铜盆垸。据沔阳（现为仙桃）

沙湖革命史志记载：“会首田国
举、金家福等率众五百余人，沿
东荆河、吴家剅至官垱一线进
行烧杀抢掠，烧毁民房千余栋，
杀死耕牛百余头，掠夺粮食三
十余船，致使沔东苏区遭受严
重破坏”。我们家祖传大宅加
中医铺就在此次大劫难中，被
白极会付之一炬。据父辈们
讲，当时对方无从下手，只好抱
来柴草，淋上植物油（有说洋
油），放火烧了三天三夜，祖屋
才化为灰烬。

曾祖父道彬公因为家势，
原为乡村开明绅士，后转变为
革命同情者，曾受铜盆垸赤卫
队长李宝鼎之力邀，在革命低
潮时，利用宗亲关系到白区充
当和平使者。但是革命出现高
潮时，苏区开展大规模肃反。
据沔阳沙湖革命史志记载：
1932年5月，沙湖区在湘鄂西省
保卫局股长和县特派员的监督
下，开始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名
曰“清党”“锄奸”，实则把一大
批区乡党政军干部当作改组
派，先后杀害于大码头后巷外
坟地。祖父道彬公就是在这次
肃反中被作为投降派、改组派
冤杀。

原本家里 7 口人，即曾祖

父、曾祖母、祖父、祖母、叔祖
父、大伯、父亲。家境还是不
错，开有中药铺，还有田地耕
种，兼事渔业，有祖传大宅，几
代人同堂共处。曾祖父是地方
贤达，一切当家作主。

自从祖宅被焚毁，曾祖父
被冤杀；加上祖父长期患哮喘，
干不了体力活，无法当家领事；
叔祖父因家庭变故，精神受刺
激，长年吃斋念佛，一辈子没有
婚娶；祖辈从此立下家规，不许
子女从政和参加党派。我三叔
从参加工作起，即在铜盆垸水
工部从事技术工作，干了一辈
子水利，当了 22 年地方堤管段
段长，但是始终未写入党申请
书，做了一辈子党外干部。

祖宅被焚毁时，大伯才 9
岁；曾祖父被冤杀时，大伯仅 11
岁。我们一家子陷入鲁迅所说
的“从小康陷入了困顿”。当
然，他家最好的境况我们家没
有享受过，但最坏的境况他家
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至少他家
还有祖屋祖产可卖，我们家可
是一贫如洗。

11 岁大伯不得不辍学，带
着仅9岁的弟弟（我父亲），在小
脚祖母的带领下，担当起种植
捕捞、当家领事的重任。

迟到的纪念（上）
——回忆大伯往事

刘经国


